大师陨落，风范长存

——继承贝老遗志，推动生物物理研究所科技创新再上新台阶

徐 涛

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9年10月29日上午9时30分，我们敬爱的贝老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为了缅怀贝老的丰功伟绩，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贝老的科学精神，我们组织了这次简朴的纪念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共同追忆贝老和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共同回顾贝老为振兴祖国科学事业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的报国情怀。

贝老作为一位以献身祖国科学事业为毕生追求的战略科学家，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他在建所初期，就为我们确立了“服从国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办所方针，直到今天，仍然是指导生物物理研究所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同时，将继续引领我们在“创新2020”的科技实践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为了更好地继承并发扬贝老的精神，我从以下六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回顾贝老光辉的一生。
1、学贯中西，领风气之先

贝老于1903年10月10日，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县。他8岁进学堂读书，12岁时随父亲外出求学，先后在汉口德华学校和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读书；1922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在德国福莱堡、慕尼黑和土滨根三个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同时，接触了多门自然科学的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等。他还参加了实验和野外实习，为以后走上科研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7年和1928年，贝老连续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初步展示了他非凡的科研才华，并得到了德国生物学界权威人士的普遍赞誉。1928年到1929年，贝老在德国土滨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著名实验生物学家J．Ｗ．哈姆斯的指导下，从事线虫的生活史、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和再生方面的研究。

贝老在德国一共待了八年。在这八年里，他不仅学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研究的工作经验，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他注重秩序，任何事情都尽可能做到细致周密，有条不紊；他从不轻易发表论文，工作做完了，论文成稿了，仍然反复推敲，或进行补充实验。当时，还没有共聚焦或双光子显微镜，贝老使用的Leitz光学显微镜，所有制片都是手绘。在他的论文里，包含了80张这样精细的绘图，每张图都非常逼真，令人赞叹。 

鉴于贝老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土滨根大学先后于1978、1988、2003和2008年4次授予他荣誉博士证书，这是举世无双的殊荣。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中国国家天文台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号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院士星”。
2、矢志不渝，为祖国奉献
贝老一生热爱祖国、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尊敬。

在贝老的科研才华初露头角之时，就引起了德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而，物质上的诱惑，导师的相劝，都没能动摇他报效祖国的决心。 

1929年，贝老离别了土滨根大学，回到了当时依然贫穷落后的祖国，开始了自己艰苦的科研历程。1930年4月，贝老应邀到浙江大学着手筹建生物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逐步建立起了后来享有盛誉的生物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曾被迫4次迁移，但在贝老等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大学生物系的教学与科研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取得了不少优秀成绩，并与当时同样出色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并驾齐驱，浙江大学也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科技领域更是如此。此时，贝老充分显示了一位卓越的科研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才能；作为组建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倡议者之一，他曾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很多重要规划。同时，为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贝老奔走于北京、杭州之间；1950年，离开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1954年，贝老为参加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工作，将实验室迁到了北京。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6年,他参与制订了国家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73年，受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委托，参与撰写“科学技术基本建设”；1977年，又参与制定了我国８年科学规划。在国际航天事业刚刚起步之际，贝老高瞻远瞩，率先创建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并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在1964到1966年两年间，先后成功发射了5枚生物探空火箭，并成功回收了搭载的生物样品和实验动物。

面对国家要求,贝老顾全大局，勉力从公，无私奉献，为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科学院的建立，以及生命科学的布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3、高瞻远瞩，促学科交叉

贝老一向关注国际科技动态，重视学科交叉。他认为，只有学科交叉，才能产生科学创新成果。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高瞻远瞩的发展眼光。
生物物理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生命科学的发展，需要与物理学、化学、工程技术等相互结合，在交叉融合中彼此促进。今天，这个观点已经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所接受，但在20世纪50年代，却是国际上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贝老就洞察到物理学和生物学相互渗透的大趋势，深信生物学必将实现从描述性到定量性的转变。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率先招收了２位化学专业人员和他一起搞研究工作，匠心独运地组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合作共事，把物理科学的思想、方法运用到生命科学研究中去。
1958年，由贝老负责在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基础上，组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贝老任所长，这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在贝老的领导下，研究所先后成立了放射生物学研究室、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生物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室和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室；1959年底又成立了理论研究组。 

1964年，贝老组织了全国第一届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并做了“生物物理学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学科相互渗透的意义，指出生物学与物理学相结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他的领导下，1980年，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正式成立，贝老当选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1985年，《生物物理学报》创刊，贝老担任主编。

贝老在学科发展上，一直强调多学科的交叉；在具体研究工作上，强调先进或深入细致的超前意识；在课题的设计上，强调好的想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贝老的学术思想，正是我们倡导的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4、开拓创新，展科学预见
在80多年的科研及教学生涯中，贝老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动物的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中间生、性转变、染色体结构、细胞重建、昆虫内分泌腺、甲壳类动物眼柄激素等方面，是中国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人、中国实验生物学的开拓者和中国放射生物学的先行者。

在细胞重建领域，20世纪30年代，贝老首次发现了细胞的繁殖增生除了细胞分裂之外，还广泛存在着细胞重建过程，创立了“细胞重建学说”，受到了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
从留学德国时起，贝老就开始从事实验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回国后，积极倡导实验生物学研究。在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时，贝老进一步明确了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为此他培养了大量实验生物学学生，从激素、染色体、细胞学等多种角度，开展实验生物学研究。

1958年，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一个建立了放射生物学研究室，成立了一个放射生态学研究组。为了测量全国的放射性本底情况，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共设立了18个测量站；同时，组建起了一支放射生态学队伍，探索建立了科学的测定方法。此外，通过在猴子身上进行长期小剂量照射的生物效应研究，也积累了大量珍贵数据，为我国放射生物学领域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辛勤耕耘，忠心效桑梓
在早期德国留学期间，贝老就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工作作风。在浙江大学生物系时，贝老亲自讲授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课程，内容详实，条理清晰，几乎囊括了培养一个生物学家所必需的全部课程。他能清楚地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贝老不仅对当时前沿的实验生物学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时还具有坚实的传统生物学的基础，因此他的教学精辟、透彻、融会贯通。

贝老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中国几代生物学家几乎都曾听过他的课，其中包括：朱壬葆、江希明、姚鑫、陈士怡、王祖农、陈启鎏、朱润、徐学峥等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从1958年起，贝老兼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的系主任；1978年至1982年间，兼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培养了众多的生物学家；在贝老的学生中，已有6人先后当选中科院院士。贝老当年超前的意识，已经转化为今天的累累硕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进了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
贝老热心科普工作，重视科学传播。1983年，组织拍摄了“细胞重建”的科普电影，荣获了“第五届中国电影最佳科教片金鸡奖”、“第23届国际科技进步奖“和”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荣誉金质奖“。他一生关注科教事业，他的许多独到见解和教育思想，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宝贵财富。

6、淡泊明志，宁静以致远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吴征镒院士在贝老百岁寿辰时为他手书的字匾，这也是贝老一生的真实写照。

从中关村北一条的住所，到生物物理研究所，来回3000多步，这条路贝老走了整整40年。后来，由于高龄行动不便，贝老改为在家里办公；但他一直保持对科学前沿的关注，从未停止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每逢周三，贝老都会邀请一些研究人员到家里来，一起探讨学术问题。更令人惊叹的是，在为庆祝他97岁寿辰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他还作了关于“纳米科学”的谈话。整个30分钟的讲话，没有讲稿，内容全凭自己对大量资料的分析综合得出，贝老终身科研的精神常让人感怀不已。

贝老一生勤俭朴素，身体康健，直到最后在睡梦中安详辞世；淡泊名利，宽厚待人，正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所在。贝老生前的家里简单破旧得几乎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因为自1955年搬进这所房子之后，从没有装修过。贝老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科学，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求知求真，为国家做贡献。”而他自己确以百年人生路，实实在在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告诉世人，真正的大师，应当是什么样子。 

今天，贝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献身精神，仍将鼓舞我们在科学的征途上不懈探索；他那谦虚谨慎、爱国奉献的崇高品格，仍将永远激励后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工作。在贝老辞世一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深入思考如何继承并发扬贝老遗志，在科学领域“为国家争气”！

52年前，贝老提出了“学科交叉”的理念。50多年来，我们始终秉承贝老的办所理念，并逐渐转化为研究所创新发展的文化内涵。历经几代生物物理所人的艰苦奋斗，研究所从从早期的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宇宙生物学、放射生物学研究，到今天的蛋白质科学、脑与认知科学、感染免疫科学等学科领域，均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我国生命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命科学又将迎来第三次革命浪潮，即工程和物质科学与生命科学强有力的交叉与融合而带来的革命。在新的生命科学“大科学”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将继续秉承贝老“学科交叉”的发展理念，坚定贯彻贝老既定的办所方针，既往开来，勇于创新，再创辉煌。

1、坚持学科交叉是生物物理学的本质特点
建所初期，贝老力排众议，倡导学科交叉。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革命的到来，现代生命科学突飞猛进，生物学家采用离心分离到色谱法等新技术，探析单个基因或单个蛋白质水平上的分子和细胞的生理过程；电子显微镜和一系列强大的成像技术以越来越高的分辨率在分子水平上揭示着人体器官系统的奥秘；基因组学带来的海量信息数据流，需要数学科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鼎力支持。物理科学、工程技术、数学、计算机科学成果的大量应用，为生物物理学的“学科交叉”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生物物理所将继续在蛋白质科学领域、脑与认知科学领域、脑与认知科学、感染与免疫学、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等学科领域，遴选若干重大科学问题，发展新技术新方法，聚焦于能够带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革命的科学前沿，以期为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立足基础研究，赶超世界科技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立足基础研究，赶超世界科技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生物物理所的立所之本，也是贝老毕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今天，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所，仍然需要坚持立足基础研究的恒心、赶超世界科技前沿的胆识，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心。面向人类健康需求，生物物理所应充分发挥研究所在蛋白质科学、脑与认知科学、感染与免疫等学科的深厚积淀，以及多学科前沿综合交叉的传统和优势，针对严重危害我国十几亿人口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和传染性疾病的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以病毒传染性疾病、恶性肿瘤和多发慢性病为对象，以重大疾病发生研究与预警技术研究、脑认知与心理健康研究、免疫生物学与转化医学研究为重点，为构建“普惠健康保障体系”做出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贡献；在国家“普惠健康体系”创新价值链中发挥源头创新、骨干和引领作用。

3、以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为突破，推进原始创新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贝老就指出，“生物物理学的发展要有相应的技术发展来配合，对于物理仪器，不但要仿制、改进，还要不断有新的创造”。今天，生命科学也从分子水平进入了系统水平，进而需要实验方法学的突破以及核心研究技术与关键装备的自主创新的支撑。

为了有效支撑生物物理学的持续发展，生物物理所将积极参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积极推动脑与认知科学研究设施；同时，依托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命科学仪器技术创新中心和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研究平台，以生命科学重大前沿科学研究为牵引，开展关键技术和方法创新；以关键技术和方法的突破，推动重大科学研究的原始创新。
大师已逝，音容犹在；大师虽去，精神永存。贝老的深厚学养和高尚品格，将永远激励我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努力把我国生命科学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我们永远牢记贝老的风范，继承贝老的遗志，秉承贝老的办所治学理念，为推动生物物理所在“创新2020”中再上新台阶，为推动我国生物物理学科的发展而不懈努力。

